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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站在天安门

的南面袁或者说这六十

多年来一直都站在天

安门的南面袁见证着这

北京的沧海桑田遥虽已

过花甲之年袁但因政府

的悉心照料仍雄伟屹

立着袁 不只这六十多

年袁 未来还有一百年尧
六百年袁我都将站在这

里见证中国的崛起遥
今年的天安门广

场似乎格外热闹袁人们

刚在一场艰难的斗争

中取得胜利袁又恰逢党

的百年华诞袁怎样也该

热闹一番遥那一张张洋

溢着幸福的脸庞袁是我

所看到的袁也是那些无

名英雄最想看到的遥从

被建立的那一刻起袁日
复一日袁 年复一年袁我

身上留下了越来越多的人用十

年尧 二十年的青春甚至生命致力

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足

迹遥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谁袁但我

知道袁我的身上有着他们的影子袁
我的职责就是记录他们袁 无名之

辈袁有名之碑袁多配遥
我想我存在的意义袁不仅是

缅怀袁更是激励遥我的国家从半殖

民地半封建化的水深火热中挣脱

出来由数万万同胞守护着并逐步

迈向世界之巅袁 这份伟大的守护

需要更多人的加入袁 我们需要更

多的无名英雄投入这场守护的战

斗中袁为自己而战袁为民族而战袁
为国家而战浴

我身上的这一段碑文是由毛

主席起草袁周总理所写的遥三年的

解放战争袁 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斗争袁
一千八百四十年的鸦片战争袁我

们牺牲了无数有志之士袁 我想要

这一代的娃娃们铭记院
三十年以来袁在人民解放战

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们永垂不朽浴

如果我能够袁 我想找条属于

我自己的路袁自己的生路袁只为了

自己遥
父亲来时已是黄昏袁 他看着

那见几件破旧尧 黯淡且极显清疏

的家具袁他并未说话袁脸却如黄昏

的天一般显得昏暗遥
野父亲冶我怯生生地说到袁眼

角却不知不觉间已经湿润遥
野那个家伙去哪了钥 冶父亲冷漠地

问到袁 父亲显然已经注意到了我

的异样遥
野去...去图书馆了遥 冶提起他

我不禁因想起了他而哽咽遥 野因

为袁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浴但这于

你倒好得多袁 因为你更可以毫无

挂念地做事噎噎遥冶一想起他那比

这寒冷的天更冷酷百倍的表情和

言语袁我骨髓里都觉得寒冽遥
野走吧子君袁跟我回家遥 冶父亲

坚决的声音让想拒绝的我无法拒

绝遥
" 嗯...冶 听到隔壁传来的笑

声袁 小官太太和她先生围正在桌

前吃着涮羊肉袁闲聊着趣事袁我再

看向那半株白菜袁 心里仿佛暗暗

下定了某种决心遥
我先去托小官太太带话给

涓生袁显然她还想问些什么袁却因

看的到我阴沉的脸而又停下遥 父

亲在前面走袁我低着头默默跟着袁
想起叶娜拉曳里的一句台词袁野我只

想为了我自己冶袁或许没准这是条

生路袁一条毫无挂念的路遥我早该

就知道他厌恶我去养阿随袁 去养

油鸡袁而不是去读书去和他散步袁
我知道他不喜欢阿随袁 不愿我与

小官太太暗斗袁但那都是些小事袁
一想到我夜里与他温习那最初的

一幕袁总有些许甜蜜涌上心头袁再
苦再累一定能与他一同克服袁想

起我们受到讥笑他依然以骄傲反

抗袁我才能全不关心袁镇静地缓缓

前行袁因为他袁我才敢向叔子说出

野我是我自己的袁他们谁也没有干

涉我的权利浴 冶的话袁直到......直到

他说出那些话遥
想到这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

落下袁一块手帕递过来袁原来是父

亲突然停下回过了头袁 我再也忍

受不住扑入父亲的怀中袁 父亲眼

中却露出不忍以及犹豫的神色遥
而那时的我却丝毫未察觉遥 终于

走到了家门袁 看着家里熟悉且陌

生的物件遥
我禁不住感到了一丝安心以

及不安遥然而袁父亲拉着我的手径

直地走进家门袁 我依旧低着头不

敢去看别人的眼睛袁 害怕看到他

们眼里的讥笑遥想起那话野我是我

自己的袁 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

权利浴 冶泛黄的脸上也略微发红袁
让我唯一好受的是袁 没人说些羞

辱我的话袁 叔子也因有事而去了

远房亲戚家遥就这样回到家中袁日
子好像恢复到了一年前袁 不必再

担忧平日里的生计袁 不必辛苦忙

碌袁少了小官太太的吵闹袁一切都

那么宁静袁只是有时会想起阿随袁
禁不住红了眼眶遥但时间一长袁许
多记忆也都变得模糊袁 我的脸色

也变得红活起来袁 我好像变得麻

木袁 变成了与涓生向往的女性相

反的角色袁 离娜拉所说的话越来

越远袁但我觉得这是条野生路冶袁我
相信且坚信着袁直到叔子的到来遥

叔子一早就到了家袁 穿着一

身新衣袁带着许多礼物袁父亲和亲

戚们都来迎接袁 这明明只是一趟

很短的外出袁 为何大家都这么重

视钥我不知道也不在意袁只想和叔

子好好道歉袁收回那些幼稚袁更好

地稳固我的野生路冶遥 我鼓起那怕

被讥笑也要上前的勇气袁 离开了

我的房间遥 当但他看见我的第一

眼时袁满眼的不是厌恶袁而是满眼

激动和庆幸遥
野子君袁回来就好袁回来就好冶

好像看透我的心思一样袁 他急忙

发话好似怕我难堪一般遥
野叔袁对....不起袁我.....冶
野不重要不重要袁多亏你能回

来袁 不然我儿子子庆的事可就麻

烦了冶叔子抓住我的手激动地说遥
野子庆什么事袁我回来门都没

出袁可帮不上忙冶我似乎被他如同

猛兽看到猎物般的神情吓到遥 我

不禁看向父亲袁出乎意料的是袁不
仅其他亲戚面无表情袁 连父亲也

冷漠的可怕遥
野不是你答应嫁给我那远房

表弟袁 子庆哪来那么多钱娶媳妇

呢袁多亏了你啊浴 冶叔子的一个个

字砸在我心头袁我难以置信遥 野是
啊是啊袁要不是子君袁我们怎么能

攀上这么有钱有势的亲戚呢袁幸

亏她能抛弃那个满口自由的家

伙袁叫什么来着钥涓生浴叫涓生冶一
旁刚刚面无表情现在却热烈的讨

论的人袁 明明面庞很熟悉却如此

陌生遥我的脸色陡然变成灰黄袁死
了似的袁 将唯一的希望投向满脸

冷漠的父亲遥野要我说还是得多亏

子君父亲主动让子君出嫁袁 他老

人家还是明事理啊浴 冶
子君觉得这似乎给了她当头

一击袁踉踉跄跄地走回到屋中遥拿

出了柜子里的砒霜袁 那是用来反

抗叔子和父母阻碍自己跟随涓生

的手段遥
野果然这才是生路嘛冶 吃下

药袁子君将手纪放在抽屉中袁整理

好衣裳袁躺在床上袁又回忆起了那

段夜里与涓生的模糊回忆......
第二天明袁 人们都发现了断

气的子君遥 野这可怎么办袁子君

没了袁谁来出嫁钥谁家还有同龄的

姑娘冶野我儿子还等着结婚呢浴 冶
野到底谁家还有女儿袁别白白浪费

了这次飞黄腾达的机会啊浴 冶
而子君躺在那好似不被人发

现一般遥一众人乱作一团袁不知是

谁说子庆还有个表姐和子君一般

大尚未出嫁袁 一群人趋之若鹜般

去那家表姐家帮新娘 野出嫁冶去

了遥
一屋子突然清净下来袁只剩

下父亲以及躺在那的子君袁 父亲

缓缓走向子君袁脚步重的很袁仿佛

有什么东西正压在父亲身上遥 父

亲抬起脚跨过门槛袁 来到子君床

前袁轻轻地整理子君凌乱的发丝袁
他眼中透露着些许温柔与悲痛袁
更多的却是后悔遥

野女子无才便是德袁女子无才

便是德啊浴 子君啊袁都怪我袁都怪

我袁是我堵死了你最后的生路袁老
天爷你开开眼袁 女子真就不该读

书识字吗钥浴 不该读书识字吗....冶
父亲无力地跪在子君面前口中却

始终喃喃这一句话遥
自那以后袁 子君父亲便常坐

在大门空一遍又一遍地念叨一句

话野女子无才便是德...真不该读

书识字吗...冶旁人都说他疯了袁痴
了遥


